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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以丰富的民族资源为依托，在国内舞蹈界独树一帜。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历经三个阶段，诞生了许多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地域文化表征、民族符号

表达、时代精神审美为其作品的主要美学特征，而艺术创作与民族资源的紧密关联则是其文思的根本之

源。只有植根本土、深挖资源、学习先进、呼应时代的创作，才能使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更好地得到

活态传承与当代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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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拥有众多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
族舞蹈种类繁多、风格鲜明，是宝贵的艺术财富。

舞蹈作为肢体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具有很强的流

动性与即时性，在传承与发展中会受社会环境与人

为因素影响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特点。１９７８年以来，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层面发展，云南少

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不断繁荣。从粉碎 “四人帮”

后的歌颂热潮到形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局面，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在文艺工作者们

的积极推动下，以独具一格的地域表征、民族符号

和时代精神逐渐构筑出一条多元传承的发展之路。

一、创作作品分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迎来社会主义改

革开放的新时期。历经十年浩劫的云南舞蹈事业开

始复苏，舞蹈创作逐渐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根发

芽，焕发新的活力。在 “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新 ‘二为’方向”［１］的指引下，云南



舞蹈界携手共进，积极开展各级各类比赛活动，创

作出一系列具有民族生活气息与性格特征的优秀舞

蹈艺术作品，并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走向繁荣。

（一）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

这一阶段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作品主要是

由云南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艺术家们创作的。他们

凭借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积淀，糅合对十年浩

劫的反思、对 “拨乱反正”的拥护、对改革开放

的热爱之情，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原始民族风情的高

水准舞蹈艺术作品。

其代表作有：１９７９年演出的舞剧 《召树屯与

楠木诺娜》（即 《孔雀公主》）；１９８０年在第一届全
国单、双、三、群舞蹈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云南少数

民族舞蹈 《水》《金孔雀》等；１９８０年在全国少数
民族文艺会演中诞生的 《铜鼓舞》《高格龙勐》等

１２个参赛舞蹈作品；１９８３年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
队会演中的舞蹈 《猎虎》《吃响舞》等；１９８４年云
南省首届民族舞蹈会演中的 《咪依噜》《出征》等；

１９８６年第二届全国单、双、三、群舞蹈比赛中的
舞蹈 《版纳三色》《雀之灵》等；１９８８年云南省首
届民族艺术节中的 《爱的足迹》《我的高原人》等

组舞作品。

（二）第二阶段：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

这一阶段适逢经济复苏之际，各级政府对艺术

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加之受国内外新

思潮的影响，以及云南省贯彻 “双百”方针和

“二为”方向的引导，激发了此时期的舞蹈艺术工

作者的创作热情。在他们的创作作品中，不但体现

出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较强的时代特性，而且还结合

了国内外先进编舞技法和规则，其舞蹈更具系统与

规范性。由此，“学院派”舞蹈诞生崛起。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１９９０年全国少数民族
单、双、三舞蹈比赛中的舞蹈 《鼓魂》《西游浪漫

曲》等；１９９１年云南省首届滇中南歌舞戏剧节中
的 《红河情》等作品；１９９２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中的 《阿诗玛》《跳云南》等舞蹈；自１９９４年起云
南每两年举办一届的新剧 （节）目展演中诞生的

《七乡风采》（１９９４年）、《啊！傈僳》（１９９６年）、《神奇
的勐巴拉娜西》（１９９８年）等作品；１９９７年第七届孔

雀奖少数民族舞蹈比赛中的 《弹》《光》等舞蹈；

１９９８年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中的 《小伙·四

弦·马缨花》等优秀舞蹈艺术创作作品。

（三）第三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将这时期归为第三阶段，是因为此阶段真正唱

响了 “拥抱新世纪，为新世纪服务”的旋律，云南

舞蹈界呈现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

此期间，展演、艺术节等活动种类繁多，商演接踵

而至，经济发展迅速，旅游歌舞繁荣，涌现出一大

批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少数民族题材舞蹈作品。

其代表作有：２００２年首届中国舞蹈节中的
《高原女人》《水中月》等作品；２００２年云南民族
舞蹈诗画 《丽水金沙》；２００３年大型原生态歌舞集
《云南映象》；２００６年大型实景演出作品 《印象·

丽江》；２００９年民俗诗画歌舞 《阿细跳月》 《云南

的响声》；２０１３年男子傣族群舞 《阿罗汉》、大型

舞蹈诗 《茶马古道———高原女人·大山汉》等；

在历届新剧 （节）目展演中推出的如 《２０００———
为人类环境有感而舞》（２０００年）、《红土恋歌》
（２００２年）、《云岭花灯》（２００４年）、《重彩·佤山》
（２００８年）、《阿密车》（２０１１年）、《阿佤人民再唱新
歌》（２０１７年）、《行走的贝叶》（２０１９年）等优秀民
族舞蹈剧目。

二、艺术创作与民族资源之关联

早在１９９５年，聂乾先先生就提出中国舞坛的
“云南舞派”概念。他指出：“全国舞蹈呈现三足鼎

立态势：一足为北方的 ‘中国舞’；一足是上海等

地南方的现代舞；再一足则是以云南为代表的少数

民族舞蹈。云南被誉为鼎势一足，其位置不可低

估，它绝非一二人所能擎起，可以说是正在形成的

‘云南舞派’在支撑。”［２］２２２

从创作层面看，“云南舞派”艺术创作的主要

文思之源则是云南的少数民族资源。事实上，云南

的少数民族资源在不断为其舞蹈创作提供营养的同

时，还促进了艺术的共享性，拓宽了其沟通田野到

生活的想象性视域，并在其深化发展中又反馈性地

拓展了对少数民族资源的挖掘，进而在整体上形成

了具有本土少数民族生活符号化的舞蹈文化建构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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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资源为少数民族题材舞蹈提供了群

像原型

闻一多先生在 《说舞》中这样写道：“原始舞

是一种剧烈的、紧张的、疲劳性的动，因为只有这

样他们才体会到最高限度的生命情调。”［３］２４７而从原

始舞中结晶出的民族资源，通过原生态化塑造反哺

舞蹈创作实践，为少数民族书写、提供民族群像原

型，从而实现再次提炼原始舞的循环。

１９７９年重新改编复排后上演的舞剧 《召树屯

与楠木诺娜》（即 《孔雀公主》），以傣族叙事长诗

《召树屯》的文本为基础，讲述了青年召树屯与孔

雀国公主楠木诺娜的曲折爱情故事。剧中，男性舞

蹈以 “象脚鼓舞”为基底，女性以西双版纳民间

“孔雀舞”为主调，通过这两位主人公刻画了傣族

人民坚贞美丽、纯洁善良、刚健智慧的民族形象原

型。２００３年上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 《云南映

象》，通过汲取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祭祀

等场景资源，搭配云南各少数民族的鼓文化，如太

阳鼓、木鼓、象脚鼓、地鼓、铃鼓、羊皮鼓等，采

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编舞技法和种类繁多的舞蹈艺术

创作方法，充分运用舞台灯光、道具色彩，烘托出

“家园”“火祭”“朝圣”等多种舞蹈场景下的多种

少数民族群像原型。个中以孔雀舞为基础塑造的傣

族女子，其腰肢纤细，纯净柔美；而以“月光下的

凤尾竹”为舞蹈的构图意象，则通过万物有灵的深

刻感悟与动静结合的表现形式，糅合肢体动作与个

人情感，构建出一个富有想象美的舞蹈世界，引发

人们对生命万物的思索。

（二）民族资源影响舞蹈创作的意象选择

以傣族舞蹈形象为例。１９８８年，在云南举办
的首届民族艺术节以孔雀图案为会徽，由此体现出

傣族文化对云南民族舞蹈创作审美价值取向的影

响。此外，以傣族舞蹈创作为主体的 “作品群”

还有 《水》《版纳三色》《雀之灵》等。傣族舞蹈

使 “云南舞派”声名鹊起，实现了少数民族题材

舞蹈创作对地区民族性的审美反哺。从 《水》到

《雀之灵》展现的不仅是云南两代舞蹈艺术家———

从刀美兰到杨丽萍的不同艺术审美表达倾向，更是

傣族人民柔情似水的民族性格传承。舞蹈作品

《水》生动地再现了典型的傣族民俗生活场景；而

《雀之灵》则通过对本民族资源的深度挖掘，实现

了舞蹈创作从以形传神到以神传神的审美表达。

（三）“民间派”与 “学院派”的相互促进

在第二届全国单、双、三、群舞蹈比赛之后，

中国舞蹈界出现了对国内舞蹈艺术创作现状的四种

不同认识。其一是冯双白提出的苏醒的舞蹈文化意

识；其二是蓝凡认为中国舞蹈正在现代意识的冲击

下瓦解和崩溃，呼吁舞蹈界认识被我们淡漠了的现

代意识，建立起符合人类进步的现代人的新舞蹈；

其三是张苛指出的中国舞坛已经形成三足鼎立与多

元化发展的可喜之势，一个真正 “百花齐放”的

局面正在出现；四是一些从业人士认为现代舞与民

间舞长势不衰而古典舞则日益势亏，趋势上则从

“三元”格局发展为 “二南” （即南京的现代舞、

云南的民族民间舞）取向。［４］

就云南的民族民间舞而言，一方面在不断传习

的过程中通过高校教学团队的梳理和创造诞生了

“学院派”，就此出现 “民间派”和 “学院派”的

分化，有了从 “传统型”向 “现代型”的过渡；

但另一方面，受国内外现代编舞技法的影响，二者

的创作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相互借鉴、相

互融合且兼收并蓄、共同进步的倾向，特别是在充

分发掘民族资源的层面更是如此。譬如，２０００年
云南艺术学院推出的民族舞蹈 《２０００———为人类
环境有感而舞》，给 “云南舞派”以现代创作观念

的冲击与专业性、学术性的洗礼；２００８年大型佤
族歌舞乐剧 《重彩·佤山》开创性地整合地方、

高校与民族社会资源优势，为民间民俗向现代学院

的同质化进程做出了有益尝试；而２０１１年云南艺
术学院文华学院推出的哈尼族大型音舞诗画舞台剧

《阿密车》，２０１３年云南艺术学院结合民间民俗宗
教仪式创作的男子傣族群舞 《阿罗汉》等均显现

出高校舞蹈创作与地方性民族资源的紧密耦合。

三、创作作品的美学特征

云南老一辈舞蹈家曾赞叹，正是云南的舞蹈编

导把其掌握的民族传统舞蹈动作及相关创作方法与

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相结合，才很快在表现民族生

活及塑造作品个性方面形成了 “云南舞派”独特

的艺术风格。［２］２２３而独特的艺术风格又促使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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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因地、因时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征。

（一）相对集中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表征

闻一多先生曾对原始民间舞蹈的目的有如下概

述：“１．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２．以律动性的本
质表现生命；３．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４．以社会
性的功能保障生命。”［３］２４７因此，可以说舞蹈艺术创

作所表现的并非是某一部舞蹈作品的个性内容，而

是在同一地缘关系下同一类型的舞蹈创作如何还原

生命的情味。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正是通过不同的少

数民族舞蹈艺术的活态传承，深刻而丰富地展示了

人类追求完美的天性，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的

独特民俗风情，发掘出因地缘关系扎根于民族资源

而形成的不同民族符号集结的地域性作品，进而构

成一种独特的族性标识。例如，舞剧 《阿诗玛》

的命名便具有云南石林彝族地区鲜明的地域特征，

它开启了对中国民族舞剧探索的成功之路；而

１９９２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的 《跳云南》则包罗

了云南３１个地区少数民族舞蹈作品的不同地域元
素。此外，还有１９９４年的 《七乡风采》、１９９６年
的 《啊！傈僳》、１９９８年的 《神奇的勐巴拉娜西》

和２００２年的 《红土恋歌》等，无一不彰显了地缘

关系集合下的少数民族舞蹈之独特魅力与风采。这

些厚积薄发的成功舞蹈创作实践，不但反映了滇文

化深层次的艺术意蕴，而且也舞活了各少数民族的

生命与灵魂。就此，舞蹈艺术与民族资源的紧密关

联促使创作作品形成了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地域文

化表征。

（二）凝练真切的民族符号表达

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表征的实践是概念、情

感等 “在一个可被传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

化”［５］。在舞蹈创作实践过程中，符号的定义与表

达成为令观者深刻记忆的族性标识。云南少数民族

题材舞蹈以 “边疆”“古滇国”“彩云之南”等民族

元素为依托，通过动态的文化实践表现民族文化整

体观。实际上，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无论是走向

舞台还是活跃于民间，通过创作者们的艺术化处

理，都能以别具一格的舞蹈语言表征出显现各民族

身份、生活习俗等特质性的民族符号。

例如，２００２年的 《高原女人》舞蹈创作通过

当地特具的音乐声腔——— “太阳歇歇嘛歇得呢，

女人歇歇嘛歇不得”，生动地塑造了云南 “高原女

人”的民族身份符号。同样，撒尼彝语创作的舞剧

《阿诗玛》不但构建了阿诗玛、阿黑哥的民族身份

符号，而且还丰富了其民族群像。再如，２００２年的
《丽水金沙》，在跨文化语境下以生动凝练的手法，

“舞蹈诗画的形式，在集结、荟萃丽江奇山异水的

独特风光映衬下，把滇西北独特的高原民族文化气

象和亘古奇绝的古纳西王国多彩、浑厚的文化现

象，全方位展现了出来”［６］３４８。《丽水金沙》是源

于生活而创作的舞蹈作品，其通过 “本地传统文

化符号的复制与变形，同源人群文化符号的移植与

加工，本地生活的符号化模拟与创造，他者化中的

碎片补充等具体途径与方法”［７］，建构了 “东巴文

化” “摩梭走婚”等具有独特意象的民族生活符

号，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丽江地区婚恋习俗的

文化魅力，满足了观者的异邦文化想象。

（三）时代精神影响下的审美情趣

舞蹈创作脱不开时代精神的影响。改革开放以

来，伴随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面对

舞蹈艺术创作领域中新形式、新理念的洗礼与挑

战，无论是审美的表现形式还是内容的主题编排，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都经历了不断发展、不

断进步的跃升过程。

在表现形式上，从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

舞、舞剧到民族舞蹈史诗、歌舞乐剧、音舞诗画舞

台剧，云南舞坛都力求舞蹈语言和形式的创新与夺

目。自北京提出 “舞蹈诗”体裁后，云南少数民

族题材舞蹈创作紧随时代潮流，在深度挖掘民族资

源的基础上制作出一系列具有史诗性的诗意审美表

达作品，包括１９９６年的 《啊！傈僳》 《她从画中

来》，２００２年的 《母亲河》，２００４年的 《香格里

拉》《丽水金沙》，以及２０１３年的 《茶马古道———

高原女人·大山汉》，等等。

在内容编排上，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主

动回应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不同精神内涵，弘扬时代

主旋律，以此满足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与文化

追求。在这方面云南舞坛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艺术作

品。如１９８８年云南省首届民族艺术节中备受关注

１３１第４期　　　　　　　黄清林，柴　颖：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研究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年）



的舞蹈作品 《爱的足迹》。它以现代文化意识大胆

地解构了少数民族传统的婚恋风情习俗，给观众带

来价值观上的触动和思考。又如２００９年作为 《云

南映象》姊妹篇的大型 “衍生态”打击乐舞 《云

南的响声》。其以 “求真”的舞蹈艺术创作思想，

从 “原生”转向 “衍生”，从 “对民族民间艺术的

再发现”转向 “对生活所有层面的再发现”，从

“生命原始状态的呈现”转向 “生命意识的表

达”［６］３９５，如此还原了 “舞蹈本体性意义”，引发

了时代语境下对内省力的精神召唤，触发了舞蹈艺

术创作界的回味与反思。再如２０１７年的 《阿佤人

民再唱新歌》。该作品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云南民
歌 《阿佤人民唱新歌》的基础上创作的大型佤族

舞蹈诗。它通过 《佤山》《认亲》《催生》等９个
篇章，以佤山解放、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

等为背景，生动诠释了６０余年来佤山发生的巨大
变化，在新时代语境下引导观者感受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余论

对云南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的

回顾和爬梳，不仅是为厘清历史脉络和发展线条，

更重要的是从中汲取过往的优秀创作经验和丰富的

实践营养，以此展望明天并分析未来的可行之路，

从而促进云南少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的多元发展与

蓬勃兴盛。为此，在前文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

在以下两个方面下足功夫。

（一）植根本土，挖掘资源，学习先进，不断

革新舞蹈创作

“原生态”与 “衍生态”舞蹈热潮之所以能快

速进入大众期待的文化审美视野，成为大众文化流

行符号，一方面是因其唤起了曾经被人们遗忘的民

俗文化需求［６］３９２，另一方面则是因它打开了 “原

始”的生命价值，释放了 “田野”的本土芬芳。

从创作角度看，这其实都得益于舞蹈文艺工作者将

创作植根在本土、开掘于 “田野”。所以，挖掘和

吸收独特、优秀的民族本土资源及养分，才是少数

民族题材舞蹈创作不断进步和勃兴的根本基础，舍

此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多元文化背景

下，由 “田野原始”转化成舞台艺术并非一蹴而

就。实际上，在吸收本土民族文化养分的同时，还

应不断向外求知借鉴，向前辈学习，不狂妄不自

卑，杜绝闭门造车，这样才能创作出民族性与时代

性兼具的优秀作品。

（二）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创作，做好少数民族

题材舞蹈创作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再生产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推
动，云南丰富的旅游和民族资源催生了诸多民俗旅

游村、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文化传习馆等特色旅

游景点，涌现出大量具有舞蹈表演性质的旅游商

演、文化展演、“消费型”民族歌舞，以及 “民间

派”“学院派”舞蹈作品，云南舞坛出现了少数民

族题材舞蹈创作姹紫嫣红的热闹局面，但也由此免

不了鱼龙混杂或良莠不齐。这样看来，在某种意义

上，如何正确把握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的创作方向和

发展道路，就成为广大舞蹈艺术创作者们不得不面

对的问题。就此，笔者认为，作为舞蹈艺术的创作

者们首先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学会运

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实践创作，呼应时代精神与主

旋律，同时在保护好本土化特征的基础上多方位思

考，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做好少

数民族题材舞蹈创作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再生产，最

大限度地满足和引导大众审美需求，据此繁荣和光

大云南民族舞蹈艺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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